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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 棵 树

两棵树分别长在张家和李家屋后，

一棵姓张，一棵姓李。

枝繁叶茂，蓊蓊郁郁，两棵树像两把

伞，给张家和李家遮风挡雨，抵阳抗暑。

树下，两家的家禽家畜亲如一家，它们不

分哪棵树姓张，哪棵树姓李。两家人因两

棵树而亲密无间。

日子长了，树大了，高了，新情况发

生了。

夏日，李家主人身腰犯了毛病，去医

院治疗，医师说，主要是风湿所至。李家

主人回家发现， 张家树正对住了他卧室

的窗口，室内春夏阳光完全照不进去，导

致室内潮湿，致使他腰椎犯起毛病。想到

此，他拿起钢锯，对那些挡住窗口树枝锯

起来。

对此，张家主人心里有些不快，但也

没与李家主人计较。

秋日， 李家树上的枯叶顺风飘到张

家的屋上，一片又一片，一层又层，把瓦

沟覆盖、阻塞。下雨时，瓦沟积水，屋里漏

水。天晴，张家主人上屋检瓦时，发现漏

水的原因，就从屋上下来，到屋内拿出砍

刀，对着李家的树，噼里啪啦地砍起来。

对此，李家主人默默无语，毕竟自己

先锯了他家树。

如此， 李家锯张家的， 张家砍李家

的，你砍我的，我锯你的。七砍八锯，两棵

树被损害得光秃秃的， 就像两位没精打

采的光头和尚。

两棵树下见不到两家家禽家畜。两

家主人也因此肚里气鼓鼓的。

树枝砍不尽， 春风吹又生。 过了两

年， 两棵树依然长得枝繁叶茂， 苍翠蓊

郁。

是年夏天夜晚，骤然刮起一场暴风

雨，吹断了李家树上一支大如手臂的枝

丫，并砸在张家的屋上 ，屋瓦砸破了筛

子大的一块，对此，张家主人极为不满，

找李家主人赔偿。 李家主人不但不赔，

反而振振有词地说 ：“你家的树一年四

季挡住我窗口阳光 ， 致使我腰椎病常

发，前不久到医院治疗，花近千元，我没

找你家算账，你家就这点小事竟然还来

找我！”

一个要赔偿，一个有理不赔，为此两

家争吵起来。正当要动干戈时，村长被小

组长请来调解。

村长绕着两棵树转了一圈， 对两棵

树瞥了两眼，然后，眯缝两眼，微微一笑

说：

“这事很好解决。你们两家既然都不

爱树，何必还把它们留着干什么？不如干

脆将树锯了它，挖了它！”

于是，两棵树先后轰然倒下了。

轰声惊动了垸里人。 垸里一位鹤发

童颜、深谙世事的长者，听此响声，脑摇

如货郎鼓，禁不住喟然长叹。

两个树蔸面，像两张苍白的脸庞，不

住地淌着泪。

两家人不顾树蔸流泪， 接着挥锄挖

蔸。 两棵树的树根被挖得赤裸裸地暴露

于外。 两家主人不意发现： 两棵树根紧

紧相连，大小相依，盘虬错节，像一张网，

难分难辨哪是张姓的树根、 哪是李姓的

树根。

正当两家主人犹豫举锄挖根时，垸

里那位长者朝这里走来。 他两眼闪着炯

炯的光芒， 对着两个流泪树蔸注视了一

会儿，又朝着屋后一排树仰望了一会儿，

然后，脸严如石板，拉着洪钟般的嗓门，

说：“树蔸挖不得！树根更动不得！两棵树

根是相连的，这一排树根是相连的，也可

以说全垸的树根是相连的。树是风景，树

是希望，树是吉祥，树是财富，挖了会遭

报应的，村长他懂个屁！”

听罢长者一番话，两家主人回想起，

两棵树使两家家禽家畜亲密无间， 使两

家人和睦相处的一幕幕情景。还回想起，

两棵树被锯被砍后， 两家的家禽家畜不

相往来，两家人一嘴对东、一嘴对西的教

训。

两家主人都觉得长者言之有理。他

们憣然醒悟：树蔸挖不得，树根动不得，

不仅两棵树的根相依相连的， 而且全垸

树根都是有关有系的。

于是，他们急忙举锄回填树土，并施

水给两个树蔸“养伤”。

第一年，两个树蔸生出了新树。三年

后，两棵新树长大了，依然枝繁叶茂，苍

翠蓊郁。 两家主人各自经常对树整枝打

杈，以免打瓦遮阳。两家的家禽家畜照样

亲如一家，两家人依然和好如故。

茶都艺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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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冬，北风鼓腮吹着结冰的号子

刘邓首长带着千里跃进的队伍

踏碎冷月，踏碎寒霜，沿夜幕铺设的小路

来到大别山；他们穿越的身影

给绵延的山脉添了一道流动的峰

给暗夜的山川， 拧亮了一盏盏橘红的小

马灯

在大别山腹地， 商城青区的一个小小村

庄———

黑河村，一名个头不高的首长

着灰布军装，用一口火辣的四川方言

向乡亲们，向这一块血染的土地嘘寒问暖

他的目光从老乡菜色的脸庞

从低矮的茅屋、冻伤的草木上一一掠过

眼底不觉增添了几滴泪

有一个陈老汉，衣衫挡不住破旧的寒风

刚被团匪抢去了耕牛，一脸泪痕

此时，这位首长，仿佛看见了一脸泪痕的

父亲

心头扎进了一枚明亮的缝衣针

一支解放军部队急速开进了深山，用枪声

决断了仇恨，叩开了冬日的黎明

“老人家，这是你的耕牛吗？”———

刚出门，老汉忍不住一个惊喜的趔趄

那首长和战士们牵来的大水牛

可不正是一家人的命根？

这个炭火烘烤着心窝的早晨

泪花滚烫着一份哽噎，荡涤着一份屈辱

如同春雨润泽着焦土———

首长拉了拉老汉的手，拉着长亲

轻声地安慰

像水滴，悄悄录入门前大树那酸甜的年轮

身边的战士回答：“这就是我们邓小平政

委”

哦，老汉仿佛经受了一次电击

颤动着身体，和笨拙的嗫嚅着的言辞

这个清晨，小雪飞舞着几分醉意

照亮雾蒙蒙的山路。邓政委并不魁梧的身影

在泪光中渐渐模糊，远去……

老汉抱着牛，恨自己说不出一句话了

他只朝着邓政委奔去的远方

挥了挥沟壑重生的茧手，他看见

睡醒的大别山，一霎间

多出一轮

耀目的太阳， 照亮了那人、 那山巍峨的

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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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王君从政

30

余年， 从机关文秘一直

干到乡党委书记， 后又调县直一局里任主职

10

年，可谓是官场常青树。可前不久因年龄到

了杠，被一刀切了下来。从此没小车坐了，进

宾馆酒楼陪客少了，外出参观学习、上主席台

讲话作报告没份了，一时感到很不习惯，很不

自在，心里老是空荡荡的，真不知该如何打发

这一天又一天漫长的日子。

一日王君来寒舍小坐， 同笔者聊起他近

一段心中之烦闷与失意之感。自己是过来人，

多少有一点感悟， 在谈了个人的一些思想经

历之后，送给王君两句话：摘掉乌纱多读书，

静心“充电”治孤独。

说实话，一个人长期从政为官，整天泡在

文件堆里、会议室里，或下基层搞调查，指导

工作，迎来送往，几乎成了一种固定的工作、

生活模式。如今乌纱帽摘掉了，不当官了，前

面提及的诸多“官事”自然也就没有份了，一

开始难免有些不习惯，产生种种失意、孤独、

忧伤和烦躁等不良情绪。为了及时得到排解，

消除这种“离退休综合征”，这时不妨静下心

来读一些好书， 特别是自己以前想读而因时

间、精力达不到未能读的书。现在有了充足的

时间，满可以找来一一饱览，这无疑是大有好

处的。因为每一部好书，可能是作者深入审视

社会后的一些真知灼见， 可能是先哲前贤们

光辉思想的结晶， 也可能是一代又一代人对

梦想的美好寄托， 以及对最新科技成果的阐

释。当你开卷神游，你的思想将会得到激励，

而当你掩卷遐思时， 你的心灵又将会得到净

化，从而纵观世界风云，洞悉人生真谛。实践

证明，读这样的好书，能使人的心情开朗，精

神愉悦，情趣高雅，生活充实，必定可一扫其

失意，孤独、烦躁等消极不良情绪。对于这一

点，清代学者钟菱早有切身体会，他说：“忧愁

非书不释，忿怒非书不解，精神非书不振。”这可是颇有见解的经

验之谈，很值得我们仔细体会。

摘掉乌纱好读书，不仅能排解前面提及的诸多不良情绪，还

能使人获得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 学会以前并不经意的种种生

活、生产技能，比如花卉栽培、家庭养殖、琴棋书画、防病养生，以

及旅游、垂钓、歌舞、烹饪等，从而养护好自己的“精、气、神”，达

到才思敏捷、气血畅通、精力充沛，永葆一颗年轻的心。有人把好

书比作“圣药”，说它能调解心理，增强免疫力，使人延年益寿，不

是毫无道理的。

当然，对于摘掉乌纱帽者来说，读书学习也要因人而异，有

的人读书，并非全然为了获得新知，而只是为了营造一种心境，

求得内心某种平衡而已。前人这样断言：读书不可在太快乐的时

光，在幸福的时候是读不进书的，因为上乘之书很少有恭维幸运

者之语； 读书也不可在太富裕的

时候， 因为经典的名著多半是智

者饿着肚子时写就的。由此观之，

一个人摘掉了乌纱帽， 脱离了官

场，正是读书学习的大好时光，正

是“充电”的又一大好机遇。

九 死 一 生 长 征 路

刘伯华口述 刘双整理

1934

年

10

月的一个夜晚，作为少共国际师

的一名卫生员，我随着中央红军浩浩荡荡的队

伍，依依不舍的从瑞金大柏地出发，开始了漫

漫长征路，那年我只有十五岁。

湘江边“短兵相接”

长征路上，第一道凶险的坎是湘江 。部队

经过长途行军、作战，一路艰辛地赶到湘江西

岸的一座浮桥边， 此时几架敌机正在轰炸、扫

射过桥的红军部队，由于追兵已近，战士们冒

着弹雨强行过江，大批战友倒在浮桥上、湘江

中，江水变成血红的颜色。我本来就在队伍的

尾部，看到这种情况，没有强行过江，趴在江边

的岩石下等待时机。当敌机飞走时，后面敌人

离我只有四、五十步远了。我爬起来拼命向桥

上跑去， 后面的敌人大喊着：“小鬼不要跑！”

“抓活的！”我越跑越快，等敌人醒悟过来，纷纷

开枪的时候，我已经跑进了对岸的山林。就这

样，我成了少共国际师师部最后一个过湘江的

战士，也躲过了长征路上的第一劫。

遵义会议我站岗

遵义是长征中重要一站，是我在少共国际

师的最后一段快乐时光， 也是我离毛主席、朱

总司令最近的时刻。 那时我调到了通讯班。一

到遵义城，放下背包，我们就开始宣传革命道

理，满城的贴标语，喊口号，传唱红军歌曲，筹

建苏维埃政权，就像回到了老家瑞金一样，开心

极了。遵义会议召开的时候，我们通讯班的十名

战士被派到会场外站岗值勤。那时，虽然不知道

召开的是什么会议， 但看到很多红军领导人参

加会议， 我们的心情既紧张又兴奋。 遵义会议

后，少共国际师解散了，我们通讯班的小战友们

整编到了红一军团二师， 我和福建连城的吴建

义分在红四团继续当通讯员， 年纪大一点的其

他同志下连队当了战士。分手时刻，大家恋恋不

舍，相约长征结束后好好团聚，但从那以后我们

再也没能见面。后来才知道，八名下连的小战友

离开遵义后，先后牺牲在了长征路上。

大渡河畔强行军

长征路上，我的主要任务是通讯联络，常常

是行军了一天，部队宿营后，去各营部或连队送

信。为了避免和敌人遭遇，我总是夜里一个人摸

黑赶路。由于个子小，步枪长，枪托经常碰在田

埂上，磕在岩石上，有时一个晚上要摔好几个跟

头，草鞋也磨破了好多双。可以说，我的长征足

足走了三万里， 但印象最深的是大渡河畔的强

行军。那时，我们红四团接到了火速夺取泸定桥

的命令，一天一夜强行军二百四十多里山路。记

得那一整天都在沿着大渡河奔跑， 上午遭遇了

敌人，还打了两仗。没有时间坐下来吃饭，就一

边跑，一边嚼着湿漉漉的生大米。夜晚，天空下

起了暴雨，一些同志累倒了，还有些同志滑下了

山谷。但我没有掉队，和部队一起在第二天上午

赶到了大渡河畔的泸定桥头。 趁着敌人的援兵

还在路上， 二连连长率领二十多名同志组成突

击队，在全团火力的掩护下，冒着密集的子弹，

攀过高悬在半空中的铁索，冲进河对岸的火海，

一举攻下了敌人的桥头堡， 并和后续部队一起

占领了泸定城。傍晚时分，我和大部队一起一瘸

一拐地走过了晃晃悠悠的泸定桥。

草地上艰难赶队

茫茫川西北大草地空气稀薄，野草丛生，遍

地沼泽，没有一块石头，没有一块干地，是长征

中最艰难的路程。我们红四团是先头部队，一边

探路，一边行军。白天跟着藏族向导拣草最密的

地方下脚，一个跟着一个走。夜晚找稍微高一点

的地方，大家背靠着背取暖休息。走了两天后，

我的干粮就吃完了，野草、树皮和皮带都用来充

饥。长期吃不到盐巴，大家都很虚弱，过一条没

膝深的小河时，就有不少同志倒下去，再也没能

爬起来。行军中，我的左脚划破了，由于整天泡

在有毒的沼泽里，伤口很快就发炎了，脚肿得很

粗，尽管同志们帮我背着枪和背包，我的行动还

是越来越困难。我知道决不能掉队，掉队就只能

永远留在草地上了。 行军的第五天， 脚开始溃

烂，每走一步都会渗出脓血。渐渐地被大部队越

拉越远。靠着心中的信念，我忍着疼痛一步步坚

持着， 按照牺牲同志的遗体排列的方向艰难地

前行。 天快黑的时候， 终于赶上了已宿营的部

队。这才知道我们走出草地了！我又回到了红四

团！部队过草地后，原地休整了几天，我的脚伤

也逐渐恢复，又可以行军送信了。

六盘山下血染黄土

1935

年

10

月，我们抵达了甘南的六盘山下，

长征眼看就要胜利结束了。那天中午正在休息，

天空突然出现了敌机，炸弹像冰雹一样落下，我

紧紧地趴在地上。随着一声巨响，一颗炸弹在离

我几步远的地方爆炸， 我感到后背被什么东西

猛地掀了一下，原来是背包被弹片削走了。当时

脑袋一阵发麻，右胳膊也抬不起来了，鲜血染红

身边的土地。 敌机飞走了， 卫生员很快发现了

我， 用绷带包扎了头部和腋下的伤口， 还对我

说：“你的命真大，旁边炊事班的同志都牺牲了，

是背包救了你的命。”

3

天后， 医生为我换药，头

上的纱布一解，鲜血直往上喷，竟有几寸高。他

悄悄地告诉旁边的同志：“这孩子恐怕不行了。”

可过了一个星期再换药的时候，奇迹发生了，头

上的伤口已经愈合，虽然腋下的弹片没有取出，

但我终于活着到达了吴起镇， 到达了长征的目

的地———陕北。

如今，近八十年过去了，每逢阴雨天气，我

的右腋下都会隐隐作痛， 它让我永远忘不了六

盘山，忘不了长征那艰难的岁月，更忘不了那一

批批倒下去的红军战友们。

后记：长征出发时，我的家乡仅有二十余户

人家的羊角村共有三十多人参加了红军，包括我

的大哥、姐夫。全国解放后，仅有堂兄刘金华和我

返回过家乡。我知道，这些再也没有回家的亲人

和老乡大多牺牲在那艰苦卓绝的长征路上。

我与金身之

除夕之夜， 金身之笑声

朗朗地给我打电话， 说他年

过得好，心里高兴，喝点白酒

又喝点红酒。我们互道祝福，

初二晚上他女儿电话告诉

我：他父亲心脏病复发，已经

去世了。怎么可能？怎么会那

么快？仅仅过一天，一个硬朗

鲜活的人就走了？ 人生难道

真如白驹过隙？

我与金身之同学同乡又

同村，相识于

1963

年。那时我

们都在固始县观堂小学读

书。 他住庙庄队， 我住夏寨

队。我上学要经过他家门口，

他就在家等我。 我们经常结

伴而行。 后来我家搬到庙庄

队，两家的直线距离不到

500

米， 相互在一块玩就更方便

了。暑假我到他家玩，他躺在

床上，两脚翘在墙上，脚板朝

天， 大腿与胸脯成

90°

直角。

嘴里背诵 “甲子己丑海中

金”。我不懂，问他是啥意思，

他也不知道。 是他父亲让他

背的， 隐约觉得是与算命看

相有关的知识。 我父亲让我

背“赵钱孙李”，这哪有“甲子

己丑”好玩呢。

那时农村常遇到算命先

生，大多是盲人，我们一块找

先生算过命，先生怎样给我算

的早忘个一干二净，只记着给

他算的命， 说他吃不愁喝不

愁，只怕儿女吵破头，我有点

莫名其妙地羡慕他。后来观堂

小学成了戴帽初中，也仅止戴

帽而已，没书可读，也缺少教

书的老师。当时开始修鲇鱼山

干渠， 听说修干渠伙食好，每

天吃白米干饭，一周还能吃一

次萝卜焖猪肉。这在当时称得

上天堂般的生活啦！我们相约

到水利工地去。

天堂般的生活并不惬

意：太累！每天干的活就是从

渠底部挑土，倒在渠堤埂上。

起得早睡得晚， 从未睡过一

个自然醒。 到现在我也不知

道那时凌晨几点起床， 只记

得干渠底部很深， 越到后来

越深，提埂很高，越到后来越

高。有一天我留心记个数，挑

多少担土太阳才出来： 那天

整整挑了

38

挑。 干渠个把月

修成了，天堂般生活结束了，

我们又回到凡世人间。 当初

我们找老师说不上学了，到

水利工地去，老师说去吧。如

今我们又到学校找老师说还

想回来上学，老师说来吧。那

时学校真好，来去自由，随意

得很。

在杨集乡余围队， 金身

之的堂姐嫁我表兄， 他表姐

和我姨哥结婚， 这样在余围

队我俩有了共同的亲戚。金

身之生性有点鲁莽， 记得有

次我们用箩筐挑着他表姐也

是我姨哥的儿子回姥姥家，

金身之一不小心把箩筐挑翻

了，小孩子掉在地上，所幸农

村全是泥巴地，无大碍。金身

之嬉笑中受到他表姐我姨哥

的双重责备。

后来我们都长大了 ，当

了观堂学校民办教师。 恢复

高考后我到信阳上学， 他仍

在家教书。 又过几年他民办

老师不当了，在家种地。有时

回家，我们就聊聊谈谈，下象

棋玩玩。我问他，种地负担重

不重，他说很重，如果仅仅种

地税费提留都不够交。 他家

比较困难，某年临近春节，有

位地区领导到他家慰问过。

几经周折， 他在观堂街弄间

门面房，卖些农具桌椅之类，

家境也改变很多。 几年前我

又问他生活如何， 他说现在

啥费用都不用交了， 种地种

一个得一个，国家还给补贴。

言谈中他畅快地笑着、 脸上

笑得像一朵花。 我感觉到这

是从他心底流淌出来真诚的

喜悦。

有次金身之来信阳 。恰

逢固始县宣传部部长常法武

提任固始县委副书记， 来信

阳谈话， 晚上地委宣传部招

待，我席间作陪，饭后我请常

书记把金身之带回固始。这

件事金身之记忆多年， 后来

他跟我说， 常书记很平易近

人，路上跟他说了很多话，还

问他农村的情况等。 听说有

次观堂同学聚会， 有人说今

天金身之咋坐上席？ 金身之

说咋啦， 我在信阳坐常书记

专车回来， 陪你们坐个上席

我绰绰有余。 金身之坦诚耿

直，心地善良，聪明中多有幽

默， 时而有路见不平一声吼

的豪气。像这样性格的人，完

全应该健康长寿的， 谁知复

发的心脏病使他过早辞世，

实在痛惜！

年前金身之来信阳看病

让我帮他办低保， 县民政局

我有位朋友， 后来一打听他

已调出， 我不愿为这事求这

个求那个的， 就电话告诉他

原委，说这事没办成，他很淡

然地说那就算了， 本来也只

是问问。相处交往五十年，这

是他让我办的唯一一件事，

竟没有办成， 想想很愧对他

的。

金身之活泼好动，待人真

诚不藏心眼，与他交往你会觉

得从里到外通体都是透明的，

五十年来，他向我说的每一个

字都是真的。感谢命运为我安

排这么好的同学，感谢生活让

我结交这么好的朋友。

中国很快要进入小康社

会， 坦诚地交往， 真诚地相

待，友好地相处，这些最质朴

的人间真情， 在小康社会中

也是弥足珍贵的。

春节故乡即事

黄修珠

为赋新词着意行，村前村后喜逢迎。

每疑年少谁家子？屈指光阴我辈惊。

暂依残垣思旧事，但凭墟落斜亲情。

一年一度还乡好，不觉新来白发生。

癸巳年春节回乡感怀

黄贤威

碧池盗采盛开莲，绿树偷抓髙唱蝉。

月夜瓜田凫水去，夕阳草野伴牛眠。

酒酣共忆童真事，梦觉常思果菜鲜。

壮士奔波多背井，白头相聚总难全。

春 思

（外七首）

春柳如烟春草长，

几回春梦断柔肠。

月儿不解痴人苦，

常约清风掀碧窗。

燕子寻春飞又回

家有梧桐金凤来，

但将嘉木用心栽。

花开温室蝶无意，

燕子寻春飞又回！

无 题

清贫半世未求奢，

播梦栽诗无着花。

不信东风偏舍我，

心田种日总生霞！

叹 梅

傲骨朱颜绝俗尘，

瑶台飘落谪仙人。

不尊青帝花先放，

雪葬诗魂不见春。

痴 梅

寒风冷冷笑天真，

犹自痴痴梦里春。

片片香魂雪中没，

花仙不敢落凡尘！

春

东君妙笔绽诗花，

巧赋华章醉彩霞。

兴至酣时翻绿墨，

随风泼洒漫天涯！

莲 花

仙子婷婷舞绿裳，

娇身粉面夺霞光。

冰霜雨雪浴魂魄，

虽卧淤泥骨沁香！

咏 莲

风舞蛙鸣醉水乡，

芙蓉仙子梦幽长。

常怀潇洒红尘愿，

暗送诗人一缕香！

花艳蜂忙

童小娟 摄

□

蒋戈天

□

徐德瑞

□

陈清义

□

韩开景


